
刺 荆 芽

春天伊始， 大地渐渐有了生命的
绿斑。刺荆芽从泥土里迸出了嫩芽，其
茎不甚明显，叶呈放射性生长，状若绿
色的花朵，翠生生，蓬勃勃。 叶子边缘
齿裂，长有不等长的白茸针刺，看起来
如浴了霜露。 白茸茸、绿莹莹的叶芽，

十分茁壮肥硕。

这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为菊科蓟
属，学名叫小蓟，别名千针草、刺儿菜、

青青菜，我们家乡人唤它刺荆芽。一般
生于荒地、草地、山坡林中、路旁、灌
丛、田间、林缘及溪旁，生命力旺盛，白
色的根须，牢牢扎进大地深处，沟坡、

崖头、地埂，或是岩石缝隙、沙岩之上，

也能生长。 长条形的叶片，嫩绿厚实，

耐寒耐旱，富含黏汁，味淡清新，还具
有清热解毒和止血的功效。

记得小时候， 娘从野外挖回新鲜
的刺荆芽，择净老叶和根须，用凉水洗
干净，放在案板拿刀切碎捣烂，以“菜
泥”拌上白面揉搓，擀薄切细，做成细
长“绿面”条。在开水锅里煮熟后捞出，

又用凉水过了，调上食盐、陈醋、油泼
辣子、香油、葱花，盛在白瓷碗里，如一
盘春花。这样的刺荆芽“绿面”，筋道柔
韧，光滑细腻，吃起来清爽提神，别具
风味。

刺荆芽四季均可采食。春、夏采摘
幼嫩的全株，洗净鲜用。秋季新萌生的
越冬型，也是鲜嫩可口。 摘去枝叶，会
另发新芽，一茬一茬，繁衍极快。 冬季
采根，除去茎叶，洗净鲜用或晒干切段
备用。 切断根部， 创面能迅速凝结成
痂，并从此处萌发新的幼芽，长出丰茂
枝叶，以蓬勃的再生力量，乐观豁达的
姿态，重新直立于泥土之上。

盛夏季节，刺荆芽叶厚刺硬，人难
食用， 却是猪牛的上好饲料， 不拌精
料，猪牛也吃得香，还易上膘。割麦、割
草，不小心镰刃割破了手指，鲜血汨汨
流下，从田埂上拔来刺荆芽揉碎，放在

嘴里嚼烂，敷在伤处，立马止血镇痛。

刺荆芽开花， 端庄妙曼， 轻舞飞
扬。柔弱纤细的枝头，绽开一朵朵紫红
色艳丽的花朵，舒露妩媚的笑靥，东一
簇西一簇地伸展无限魅力， 自尊而顽
强地伫立于原野的坡坡坎坎， 田埂沟
壑。

籽粒成熟后， 在一簇簇纤细发白
花束的带领下，随风四散，到处飘荡，

往往是干旱贫脊的土地或荒野， 越会
停下脚步，随遇而安，深深地扎根，发
芽，散叶，开枝，长出蓬勃的青碧。即使
冬天将其干枯的枝秆砍断当柴烧火，

泥土里的根须， 会在来年的春天重新
发出新枝，亭亭玉立在天地间。

刺荆芽从不抱怨贫瘠， 也从不感
叹艰苦，与世无争，默默在角落里生
根发芽，坚强地生长在贫瘠荒凉的
坡坡坎坎里，温情地生长在阴暗潮
湿的深浅沟涧内，勇敢地生长在人
们纷至踏来的田埂小路旁， 傲然地生
长在丰饶宽阔的田垄上，含秀吐翠，一
丛丛、一簇簇，生机盎然，充满生命的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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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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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大学好友从远方寄来
一个线条极其简洁流畅的铁艺烛
台，内有一枝橘黄色的粗蜡烛。 由
于没有机会用，我就顺势将其搁在
一边。 前些日子，又有友人从千里
之外寄来邮包，打开一看居然也是
蜡烛。那是几瓶包装精美的带有玫
瑰、草莓、白兰花等不同香味的蜡
液，另配有灯芯及水晶蜡烛。 我有
些纳闷，于是问友人：为何在电力
供应十分充足的年代还千里迢迢
寄蜡烛？ 友人笑而不答。 礼多人不
怪嘛，我也没有细问。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我和
家人正在看电视， 忽然电视黑屏
了，灯也灭了，四周没有一丝光亮。

不一会儿， 院子里开始骚动起来，

人们纷纷打开窗户向外探个究竟。

待听到院子里有人吆喝了一声，才
知道是电压负荷过重导致停电。我
想着检修电路也得等一阵子，于是
就摸黑找起丢置许久的蜡烛来。

“小心，别磕着！ ”妈妈在一边不停
地叮嘱着。我在黑暗中几乎是拖着
双脚在地板上摩擦着慢慢往前探
路， 没多久就找到了一盒蜡烛，点
燃。整个房间立刻笼罩上一层昏黄
的光晕，淡淡的白兰花的蜡香味缓
缓地弥漫开来。 在这样的黑暗里，

一盏昏黄的灯光让我不由得生出
无数朴素情怀。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妈妈

还在茶乡工作。那时许多村组没有
通汽车，不会骑自行车的她经常搭
坐通讯员的自行车奔赴各村组。每
次都是到天黑透了，妈妈才拖着疲
惫的身体回到家。 听妈妈讲，那时
许多乡村都没有电，每当夕阳刚刚
隐退， 各家屋顶上就升起缕缕炊
烟，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趁着微亮早
早吃完就歇息了。因此乡村的夜晚
出奇的静。 有一次妈妈下队回来
时，因看不清山路，一下子掉进稻
田里。看着远远的一户人家窗户映
射出来的微光，妈妈的心里不由得
升起一丝暖意。 就这样，她循着那
光亮的方向， 在昏黑的乡村土路
上，摸黑走了很久才回到家。 在那
种情形下，谁能否认一盏烛光的力
量呢？而今，早已是村村通公路，户
户通电话， 很难有人再想起点蜡
烛、煤油灯的年代了。电，照亮了城
市的夜，更激活了乡村的夜。 但不
知怎的， 我却在冥冥之中盼着停
电，盼着被点点烛光燃亮的夜晚。

说来事情真有凑巧的时候，那
是我还在异地求学时，有一年爸妈
北上看望我，没过几日久别的欣喜
便烟消云散，我对妈妈那一遍遍诸
如“过马路看着点”之类的叮嘱有
些厌烦。 妈妈似乎也感觉到了，她
眉宇间的失望清晰可鉴。几天假期
很快过去，爸妈也计划着返家的行
程。 临行前一天，爸妈又特意带我

从学校坐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去
了趟位于前门附近台基厂大街的
一家涮羊肉店。 那里生意仍旧红
火， 和上次我们去时一样宾客满
堂。 我们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来。吃着吃着，灯忽然来了，店堂一
片漆黑， 人们不禁发出一阵嘘唏
声，店员安抚大家不要紧张，并解
释说这只是暂时的线路故障。 很
快， 每张餐桌上就亮起点点烛火。

人们似乎并不介意这次停电事件，

反倒更饶有兴致地吃喝起来。爸妈
不停地劝我吃这吃那，“你们怎么
这么唠叨，幸好明天就走了。 ”我话
一出口马上就后悔了。当我再抬头
看妈妈时，发现妈妈的眼睛有些红
红的，在昏黄的光影中，妈妈的眼
睛里有东西在闪动。我赶紧给妈妈
递上纸巾，却不忍再看妈妈。 那一
晚，烛光中妈妈的脸庞却永远定格
在我的生命中， 等我慢慢成长起
来，就日甚一日地体会到妈妈那一
声声叮咛的分量。 它重如泰山，它
珍如时光。

我想，人为什么只有在烛光中
才能感受到这些再质朴不过的风
景呢？难道是平日里满眼的繁华和
充耳的套话阻碍了心灵的视线吗？

如今，当我经历一些事情后，才深
刻地体会到：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
只有在最简单质朴的布景中才能
捕捉到。

王瑶南湖头条

环君姚珑

快乐靠自己寻找

那条通往单位的乡村小道，

是坑坑洼洼、凸凹不平的石子路，

一不小心， 就崴痛了脚， 伤了新
鞋。一辆车驶过，浓雾般的灰尘侵
袭了行人的全身，脏了秀发，浸入
了新衣。 路人纷纷用手捂着了嘴
巴和鼻子，愁眉苦脸，继而怨气四
起……

我也在其中，但却不以为然。

冬日的清晨，寒风四射，倦意
难驱， 踉踉跄跄中差点被坑洼绊
倒。猛一抬头，无意间看到那远处
被晨曦笼罩的原野。 深夜的寒霜
将原野打扮得银装素裹， 清晨还
未被阳光叫醒。美，一种朦胧的静
态美，是那样冷艳那样娇媚，让人
不敢大声呼吸， 唯恐一不小心惊
醒了她的睡梦……一种视野的享
受使大脑恍若灌入清醒的汁液，

驱赶了还没完全逝去的睡意，轻
松了那还睡意眠眠的驱体。

一辆罐车驶来， 在这久旱的
冬季， 尘土如浓雾般扬起， 迷了
眼，脏了衣。但一阵乡村的泥土气
息，没有污染，没有异味，把我带进
童年那段美好的回忆。 那自己做的
黄泥巴小汽车，当作心爱的玩具嬉
戏的，美好的童年生活……，像电
影一样在脑海里播放。 若不是那
树枝上的麻雀，动听的歌唱伴着乡
村袅袅的炊烟提醒了我，还以为自
己已置入那童年的生活之中。

不觉中忘我的微笑已挂在脸
上。 何时，已步入油库大门，一股
轻松幸福的感觉把我带入新的一
天工作中。 轻松的工作着， 幸福
着，快乐着！

哦，快乐，靠自己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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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生活随笔

进升诗品时空


